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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吆喝
龚伟明

    含山县位于皖东中部。我刚到这座县城工作的时
候，遇到满口当地话的同事，就反应迟钝，有点尴尬，所
以，觉得自己要学会点当地话，方便工作，而模仿吆喝，
则是以为自己能尽快融入这里的生活。
抽空到运漕古镇游玩，我看见往无为县的裕溪河

摆渡口，一辆板车上搁着两桶雪白的大馒头。“大馍，热
的大馍”……中年汉子边吆喝边注视着过往乘客，摆出

“饿了吗”的表情。离开后，
我对此仍有印象，即兴学
起，同事却报以一阵笑声。
夏季，这里的交叉路

口时常停着一两辆卡车，
车上堆着西瓜，电喇叭发出声声“大西瓜，六毛钱一斤”
的吆喝。明白了：当地人说话，ci（次）、ji(鸡)、pi（皮）、si
（丝）、xi（西）、yi（衣）、zi（字）等，用舌尖抵在上下齿缝发声。

安徽有段顺口溜：“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
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都是皮。”它基本涵盖了
这些字音。我们上海来的员工都喜欢模仿。不过，真要
说得溜，是要花点功夫的。
同楼一位员工，送给

我一袋桃子，说“大白桃，
刚树上摘的”。我一看，就
是街上卖的那种白里带一
抹粉红的桃子，先前总听
不清电喇叭里吆喝的“大
什么”———口音太重又急
促。原来大白桃其实并不
大，我想，但凡吆喝，总要
夸张点吧？熟透的大白桃，
桃皮容易掀起，会滴汁。
那几年，耳闻吆喝，我

常模仿，同事笑我苏北口
音，纠正我。
退休后，我回上海，想

当地几位同事了，敲微信
视频，交谈后还是要模仿
一下这些吆喝声。他们点
评：“你讲的还是苏北话。”
彼此哈哈一笑，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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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笔
黄柏生

    清晨醒来，只见满窗阳光灿烂，寒意
顿消，心情大好！

其实，金灿灿的冬阳，更像和颜悦色
的女神，或慈祥的长者，谁
沐浴其中，都觉温柔，都或
多或少地拂去种种心灵深
处的阴冷、凄清和无助。
起身推窗，吸纳鲜氧，

见咫尺处湖面如镜，喔，无风；遥望迤逦
绵延的浙东丘陵，莽莽苍苍，层次井然；
从我的 10楼俯瞰，行人稀少，悄无声息，

大概都宅在家中……总之，新年开篇，一
切如期盼的那样祥和静好！
但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却是全中

国沦陷似奴的不堪一年：
战败的清廷赔款 4亿 5千
万两白银，一座五行山压
在亿万中国人的头上！如
今，庚子年将翻篇了。

于是，金牛奋蹄的伊始，我期盼，我
祝祷，我拥抱：国运昌盛，你好我好；来年
盘点，都是微笑…… 俏也不争春

孙广平

    这是我家门前的腊梅树，鹅黄色的花朵，星星点
点，错落有致地点缀在枝头上，就像一群亭亭玉立的美
少女，抿着微笑，怀抱憧憬，等待春天的到来。

傍晚，大门一开，一缕缕暗香扑面而来，直奔胸腑，
沁人心脾，我和夫人不约而同发出感叹：这腊梅怎么这
么香啊！

这几天，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和夫人就
在这树旁练功打拳。每有邻居、朋友来串门，我们就坐
在这树边，泡一壶铁观音，一边喝着茶，一边观赏满树
的花瓣，闻着淡淡的幽
香，高谈阔论，共话桑麻，
甚是欢畅，让人陶醉。

朵朵腊梅寒冬开，
便是人生快乐时。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腊梅不是骄贵的花，

越是寒冷，越是风欺雪压，她开得越精神，越秀气。寒风
呼啸，万里雪飘，唯有腊梅能在严寒中开放，傲视群芳。
它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

观腊梅，不仅看其形态，品其芬芳，更重要的是欣
赏腊梅的品质和风格。

欣赏腊梅，就是赞赏她不因没有彩蝶缠绕而失落，
不因没有蜜蜂追随而沮丧的低调；欣赏腊梅，就是赞赏
她不像桃花那样随波逐流，不像杨柳
那样癫狂飘荡的踏实；欣赏腊梅，就是
欣赏她甘于寂寞、朴素纯洁、冰肌玉
骨、高雅不俗的风范。

当初，我花两万块买了这棵树，夫
人说我太奢侈，不值得，现在它给了我丰厚的回报———

每当遇到严寒时，到树旁看看花，闻闻香，便少了
一分寒冷，多了一分温暖；每当空虚无聊时，到树旁看
看花，闻闻香，便少了一分寂寞，多了一分充实；每当有
朋自远方来时，到树旁看看花，闻闻香，便少了一分生
疏，多了一分谈资；每当郁郁寡欢时，到树旁看看花，闻
闻香，便少了一分颓废，多了一分坚强；每当想到所处
的环境太庸俗时，到树旁看看花，闻闻香，便少了一分
欲望，多了一分诗和远方；每当事务缠身时，到树旁看
看花，闻闻香，便少了一分世俗，多了一分风雅；每当阳
光明媚时，到树旁看看花，闻闻香，与夫人照张相，合个
影，便少了一分隔阂，多了一分恩爱；每当情趣勃发时，
到树旁看看花，闻闻香，来了灵感，有感而发，写上一段
小文，与朋友分享，便少了一分疏远，多了一分沟通。

这棵腊梅给我温暖，给我充实，给我坚强；让我升
华，让我风雅，让我心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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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几期文章分别介
绍了《黄帝内经》《神农本
草经》与《伤寒杂病论》中
关于治疗力度控制的观
点，今天就何者更为合理
的问题予以讨论。
先简要回顾一下三者

各自的观点。
《黄帝内经》（以下简

称《内经》）认为在用食物
调理经药物治疗而未尽的
余病时，可把解除疾病的
全部作为治疗尺
度；但在初次（期）
用药物的治疗中，
则应依据所用药物
偏性强弱的不同等
次，再制定出并不
解除疾病全部而只
是相应的不同程度
的尺度（就是疾病
的 60%至 90%的
部分）。如果停药后
发现疾病并未全部
解除，那就再用原
法继续治疗。
《神农本草经》

与《伤寒杂病论》在
治疗力度控制上的观点是
相同的：一、治疗力度的把
握不以药物偏性的强弱而
以病证是否存在为依据；
二、治疗的过程应该连续，
直至全部解除疾病方可停
止。很显然，这跟《内经》的
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比较上面的观点，我
肯定《神农本草经》与《伤
寒杂病论》所持的观点，而
《内经》中的观点是应有所
商榷的。刍议如下———
医学追求的目标理应

是未病都能预防与既病都
能治愈。尽管现实已经证
明了这一目标完全实现的

不可能性，但医学日新月
异的巨大进步也已同样证
明了这一目标是可以不断
接近的可能性。
《内经》之所以认为初

期用药治病不要以全部解
除为尺度，是因为药物的
偏性在能治病的同时也会
损害人体的正气。而用食
物果蔬疗病时，则可以全
部解除为尺度。因为其性
亲人，不会伤正。同时它还

说明：“不尽，行复
如法。”由此可见，
治病求“尽（彻底）”
也是《内经》的本来
之意。但它对用药
治病，却仍依据药
物偏性而对治疗尺
度一概作出了限
制。这种出于保护
正气的谨慎节制是
否需要与合理呢？
其实药物的偏性大
多可以通过配伍、
煎煮、炮制等方法
而予以调节制约
的。离开了这些调

节措施而只以药物本身的
偏性作为治疗尺度的依
据，应该是缺乏临床基本事
实支持的认识。再则，由于
在表达这一观点时失之笼
统，没有同时作出与此相关
的多个方面问题的说明，所
以容易出现疗效追求与技
术能力这两个概念的混
淆，从而使得后人误生出
凡用药物治病都只能依据
药性而适可而止的解读。
《内经》中用大毒至无

毒之药治病的范围，包括
了急重与慢杂诸病，而其
性质则不外虚实两端。实
证之中又有常邪与毒邪之
别。在常邪之治去除十之
六分后，留存的四分余邪
并不都能单纯依靠正气的
修复能力而得以去除。而
毒邪之病更不可能依赖正
气而自愈，因为正气只能
有助于解除常邪而不能解
毒邪。如果治疗中不能连
续性地将病邪彻底清除，
既有失去胜机之虞，也有
留邪之害，或停治则复发，
或移日再复发。至于虚证，
凡程度轻者，或部分重者，
在正气被挽大部后，固可

借其自愈能力而慢慢尽复。
但对不少大虚或暴虚患者
却必须扶救彻底，甚至矫
枉过正而方能逆转颓势。
治病应以不伤正气为

前提的主张，作为医疗的
追求是应该肯定的，但如
作为医疗实践的唯一前提
与准则却是失之片面的，
因为不少疾病的治疗是难
以做到完全不伤正气的。
利用呕吐或泻下之药治病
也是传统中医的常用之
法，在吐泻过程中会损害
正气，但此方法为
何有效呢？因为“邪
去则正安”。补益的
方法能够扶养正
气，但在不少情况
下，祛邪也是有利于扶正
的。另如西医治疗癌症的
化疗方法、糖尿病足的截
肢之法对人体的伤害是显
然的，但相对于生命能够
保障或者延长则是亡羊得
牛的。在难以根治大多数
疾病的现实中，凡是获益

风险比高的追求与治疗都
是应该肯定的。
有人理解《内经》在初

期治病时不求彻底而只取
大部的观点，体现了反对
过度治疗。所谓过度治疗，
应指原本不可为而强为之
及弊大于利的治疗。而与
之相反者，都属应该追求
的合理的适度治疗。原本
可为而不为，则是不及治
疗，其性质也是有弊的。
《内经》在关于应用峻

药时有一名言：“有故无
殒，亦无殒也。”意
思是只要病因确实
存在，那么即使应
用了峻猛之药，对
人体也不会造成伤

害。很显然，这句话的精神
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的观点是相矛盾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
呢？因为《内经》非一人独
著，而出于多人，就难免观
点相异。为什么《内经》的
观点会跟《伤寒杂病论》及
《神农本草经》不同？因为
前者是学术专著，而后者
是临床专著。学者跟专家
在学术上出现差异是业界
常有的现象。
《内经》主要由从事理

论的学者所撰，而中医思
想跟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一
脉相承的，所以他们对传
统文化中哲学思想的表达
比之临床专家要更为紧密
与直接。我体会其治病保
护正气第一而用药应该有
所节制这种观点的思想基
础，主要来自于传统文化
中的“中和”理念。（待续）

珊瑚白菜
李兴福

    由于目前正处疫情时期，各
级政府建议市民就地过年，外来
人员也暂时不要回家，留在本地
过大年。所以，不少买汏烧的阿姨
爷叔都在忙着购买各种年货。住
在我楼上楼下的蒋阿姨、李爷叔
买了两棵大白菜回来，问我怎么
样烧？烧什么味的菜最好吃？
我告诉他们，大白菜入菜柔

嫩适口，既可当作主食菜饭、面食
馅料，又可当作单独成品，还可当
作冷菜、热炒、整菜汤羹菜、砂锅、
火锅等主配料。

拌、炝、炒、扒、烧、烩、腌、泡、
炖等烹调方法，可以广泛应用于大
白菜。
可做冷菜的有酸辣白菜、辣

白菜、珊瑚白
菜、泡大白菜

等；可做热菜的有奶油白菜、蟹粉
白菜、栗子白菜、开洋白菜、鸡火
扒白菜、醋溜白菜、香菇扒白菜、
蚝油扒白菜、烂糊肉丝白菜、虾仁
烂糊白菜、砂锅白菜、火腿蒸白菜
墩、开水白菜、干贝白菜、白菜烧粉
丝、冬笋烧白菜等。

春节期间，我
建议大家尝试一下
珊瑚白菜的制作。

原料: 山东胶
东大白菜 2500克，泡红辣椒 70-

80克、姜 50克。
调料: 绵白糖 250克，米醋

150-200克，精盐 250克，干红辣
椒 100克，花椒粒 35-40粒，麻油
70-80克，冷开水 150克；另备冷
开水 3000克用于冲泡。
制作方法：将整棵大白菜去

根，去上头菜叶的 2寸长叶另用；
菜梗剥下，放进冷菜盆内冲洗干
净，捞出沥干水分；2-3 个小时
后，再用刀修去菜叶，从白菜梗直
切，切成二分宽二寸半长的条，放
在瓷盆内，铺满一层撒上一层精

盐，再将白菜叠上
一层，层层叠上，叠
完为止；用平盆盖
在白菜上腌 6-8个
小时后取出，放进

冷开水内，用筷子快速搅拌一下，
迅速将白菜捞出；双手用力挤干
白菜内水分；放进瓷盆内，将白菜
抖松，泡红辣椒去籽洗净，姜去皮
切细丝撒在菜上面，泡红辣椒切
成粗丝放在菜上面，要撒开；砂锅
洗净，上火烧热，放麻油 70-80

克；烧至七八成熟时，将干辣椒下

油锅内煸
炸成紫褐
色；再将花椒粒放进锅内，一起炸
出香味时捞出；将锅内麻油淋在
泡红辣椒丝和姜丝上面；利用这
油锅，放糖和米醋及冷开水 150

克一起调匀后浇在白菜内，再用
平盆盖上。
特点：色泽浅桃红，酸甜咸

鲜，略有麻辣香，脆嫩爽口。
友情提示：此菜多余部分用

保鲜纸封好口，放冰箱冷藏，切勿
速冻，可放 3-4天。此菜制作时一
定要注意卫生，用具预先用开水
消毒。辣白菜、酸辣菜、珊瑚白菜，
做法有点相同，细品却大有区别，
有的用卷心菜，有的用青菜梗，最
好选用山东胶东大白菜，片厚水
分少，叶少质量高，口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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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是与身心等值的
生命体，因为每一份回忆
都有生命的体温，每一次
回忆甚或都能感受到其中
“怦怦”的心跳。

前些日子，一位发小
来电说，看见有篇《法华镇
那些事》的趣文当中还提
及你呢。我有些纳闷和好
奇，便向他索要该文，以探
究竟。
拿到网文展阅，撰稿

人原来是长我两岁的街坊
玩伴王文琪。这位
王兄年少时就有
“作文神手”雅号。

读着他浸润着
岁月流光的文字，
我不由得走进懵懂
少年的难忘时光。
我的出生地法

华镇，是享誉沪上
的百年老镇，素有
“先有法华，再有上
海”的赞誉。作为
“生于斯，长于斯”
者，我被王兄妙笔
点睛，昔日对法华老街的
印象，便纷至沓来。文中照
片中的几位发小，都是我
孩提时代的同校学友，瞧
一眼就认出来了。
看来岁月虽然在磨损

我们的容颜，但儿
时的记忆显然会带
着量子纠缠的情
怀，在相隔的时空
里依然有一份勾连。
一张张沾着风霜的笑容，
一个个童年时代活蹦乱跳
的身影，仿佛重新展现在
我的眼前。自然，记忆中的
形象与如今带着岁月辙痕
的笑靥相互叠换，心里的
滋味是半酸半甜的。

孩提时代的回忆，是最
能撬动人生感怀的支点，
仿若一幢建筑，贵在基础。
童年就是人生大厦的根基。
不日，先前为我弄来

王兄网文的发小，又接连
转给我多篇回忆旧事的文

章，其中有一篇题为《班主
任王金南老师》，作者还是
那位王学长。王老师曾是
我哥哥读小学时的班主
任，在我尚未上学时，她就
常来我家家访；加上那时
由于我家宽敞，是哥哥的
同学们课外学习小组碰头
的所在地，王老师为此经
常来我家“督学”；后来她
还担任过我音乐课的老
师。因此，她是我生命中确
立的“老师”的第一形象。

王老师出身沪
西大家，是一位知
性与学养兼优的老
师。在我诸多的师
长中，要是排个队，
她是名列前几位
的。她的声音温暖
而有磁性，那句“只
有不尽责的老师，
没有教不好的学
生”的金言，是她的
师道仪范。即使再
调皮的学生，听过
她循循善诱的教

诲，都会顿生敬意。
王学长在文中，对班

主任王金南老师殷殷师恩
发自肺腑的记述，颇为动
情，尤其说起在人妖颠倒
的年代，王老师积极鼓励

“家庭出身不好”的
学生，正确面对生
活，在各个方面给
予他们热心关爱，尽
力不使幼小的心灵

受到创伤，殊为感人。
我离开学校，好多次

邂逅王老师，并曾去过她
番禺路的家，乘凉聊天。有
意思的是，她原先凯旋路
上的住家，还是我在上海
电机公司机修厂实习期间
作为更衣休息的房子。这
是一幢三层斜坡尖顶的德
式大洋房，很有气派。那些
年，在冬日的晌午，我们坐
在二楼的客厅午休，阳光
透过落地钢窗洒在花梨木
条形的打蜡地板上，简直

就像装了暖气空调一样，
满室温暖如春。
记得有一回在王老师

番禺路住家的露天屋廊下
乘凉品尝西瓜，我注意到，
尽管在特殊年月，王老师
一家无奈搬离环境优雅的
花园大洋房，栖身在矮平
房的平民小区，但经过他
们夫妇因地制宜的打理，
将矮平房环境修整得颇有
些别样的小资情调，如他
们居室门窗挂有双层丝织
白底、嵌有花格镂空的窗
帘，这样的考究装饰，在当
时可以说很不一般。更使
人称奇的是，在他们屋门
前“豆腐块”的空地上种上
了玫瑰花和瓜果植物。那
丝瓜的藤蔓爬满了他们搭
起的竹条藤架。在星夜晚
风中，一盏有翘角的铜质
廊顶小灯微微摇曳，绿叶
灯影，倒也营造出了几分
都市田园的神韵。对有些
人来说，苦难的生活不会
磨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在王老师的身上，洋溢的
正是那种被生活千锤百炼
后的优雅与淡然。
人上了年纪，喜欢回

望岁月，在回望中感悟生
命经历的风雨———即便风
带着些许的寒气，即便雨
带着些许的凉意，而回忆
在心底照例会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行笔至此，耳畔
不禁萦回，童年时手提铁
环走在法华老街，又顺道
拐入旧时名闻沪上的由一
块块鹅卵石铺垫的杨宅
路。那弹硌路上叮咚、叮咚
的清脆响声，听来是那么
美妙，仿佛时光倒流。乐
哉！乐哉！

大户小户买年货 （剪影） 李建国


